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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曾用“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枝女儿花”一句

赞美李清照。几百年来，李清照作为宋代词坛上少见的“

女儿花”，其词作深受专家学者的重视。独特的修辞艺术

则是李清照词作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典故以及

叠字叠句的运用描绘了更为立体的诗词意境，而通感手法

的运用则使得“五官感觉真算得有无互通，彼此相生了”

。李清照诗词中的通感意象将女性所具有的柔美与坚韧以

及对人生、家国的忧和怨具象地表达了出来。

1　感觉挪移，联结感官 

陈育德将感觉挪移视为一种比较简单的通感，“是指一

种感觉向另一种感觉的移动，或者说，由一种感觉引起另

一种感觉”，这种“挪移”更多的是一种感官反应的直接

联结，是众多诗人常用的通感方式。诗人将这种直接的反

应进行艺术加工，给人以直观、具体的感受，添加个人情

趣，使通感意象更具审美价值。李清照词作中对这一通感

类型的运用也是最多的，也极具个人情感体验。下面大致

分为三类进行阐述：

1.1视觉与触觉的转化

《浣溪沙·春景》：“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

沉沉”一句描摹环境的同时也反映了词人情绪。重重帘幕

将绿树红花、鸟语花香的春色阻隔，只能看到帘幕后光的

影子在闪动，“沉沉”二字将视觉与触觉沟通了起来，词

人的心境将视觉上的阴影转化为了触觉上的沉重的感受。

陈祖美推断该词创作于早期，词人本该同春花一同绽放的

青春年华，却被这重重帘幕阻隔在昏暗的闺房之中，怎能

不让人感到沉重。又如《点绛唇·蹴罢秋千》：“露浓花

瘦，薄汗轻衣透”一句，将衣物视觉上的薄与触觉上的轻

相沟通，汗水从轻薄的衣衫中透出，就像纤细的花上沾满

了露珠，少女青春活泼的形象呼之欲出，足见其与赵明诚

初见时的少女情思。

1.2嗅觉与视觉相转化

如《临江仙·梅》中“浓香吹尽又谁知，暖风迟日也，

别到杏花肥”一句，“浓”字将梅花的香气从嗅觉感受转

移到视觉感知，梅花所散发出的香气仿佛清晰可见。上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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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谁憔悴损芳姿”一句点出了词人对丈夫的思念，本

句中“浓香吹尽又谁知”写出了词人的愁怨，担心自己的

容颜如同花香一样消散，一个普通妇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1.3听觉与视觉相转化

《孤雁儿》：“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游春意”将

听觉与视觉相沟通。陈育德说“想象——通感的桥梁”，

这句词便是由听觉这一原始的感觉引发了视觉这一派生感

觉，该词写于其夫赵明诚去世之后，词人清晨醒来，思念

之情涌上心头，此时熟悉的《梅花落》响起，笛声让词人

联想到了园中的梅花，仿佛看到了梅花绽放的那一刹那，

精妙的用词，将对丈夫和故乡的思念表达了出来。

感觉挪移虽是最简单、最常用的通感类型，但它也最

能展现出词人的创作能力。李清照的诗词有着鲜明的创造

性，她对词句的运用往往别出心裁，带有十分鲜明的个人

特色，既有《点绛唇》中少女的娇羞，也有《丑奴儿》中

的大胆开放，种种情愫与通感交织使得她的词极具魅力。

2　表象叠加，沟通想象 

陈育德认为表象叠加也是通感的一种类型，他认为“表

象叠加可以说是多重通感，是感觉挪移的进一步的丰富、

发展和深化”。简单来说，表象叠加的通感意象层次更加

丰富，所联合的感官也更多。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写

道：“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闲凝

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作者在听到琵琶声后仿佛看到并

听到了黄鹂在花下啼鸣，泉水在冰下流动，将听觉转化为

了视觉，这是一重通感；同时，“莺语”的婉转流畅用一

个“滑”字表现了出来，“泉流”因结冰而流动不畅的状

态用一个“涩”字形容，将听觉转化为触觉，这又是一重

通感。而像这种听觉、触觉、视觉等表象的叠加就是通感

的第二种类型——表象叠加。

表象叠加不能是感觉表象的僵硬拼凑，因而追求一种感

觉沟通的和谐。李清照诗词中对表象叠加这一通感类型的

使用虽然并不多，但也能看出她用词之巧妙。《丑奴儿》

中“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一句写出了词人的美妙

身姿，“雪腻”二字一方面写出了女子肌肤白皙似雪，另

一方面“腻”也写出了皮肤滑嫩、细腻之感。“酥香”

二字一方面写出了女子身体的柔软，另一方面也让人仿佛

嗅到了萦萦香气。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的综合运用，

使得词的描写更加立体生动。《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

碎》一词以咏梅来抒情，首句“红酥肯放琼苞碎，探着南

枝开遍未”中用“红酥”来形容梅花花瓣宛如红色凝脂，

一个“酥”字将视觉上的红梅与味觉上的口感相沟通，这

是一层通感；同时，一个“碎”字仿佛让人听到了梅花绽

放时破碎的声音，词人将视觉与听觉相沟通。李清照将视

觉与听觉、味觉相联系，用“红酥”、“琼苞”等准确新

奇的用语巧妙地写出来梅花含苞未放的景象。《满庭芳·

残梅》中“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一句，作者由眼前落

梅之景联想到古曲《梅花落》，由视觉转为听觉，这是一

层；“愁”是作心中的仇仿佛被笛声吹动，由听觉联想

到了情感，这是一层；而且用一个“浓”字写出了愁思之

多，心中的情感好像拥有了实体，愁思多到人们视觉可见

的“浓”，将情感与视觉相沟通，这又是一层。词人触景

伤情，由视觉到听觉再到视觉的转化加上情感的融合，使

得情感的表达更加细腻浓烈。

《玉楼春》和《满庭芳》两首词创作于崇宁年间新旧党

争时期，李清照因为父亲李格非而受株连，以物寄情，情

感积淀、联想想象与感官感知构成了李清照诗词的表象叠

加，其创作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

3　意象互通，同感共振

人们通常认为通感现象只限定于五官感觉之间，但是

陈育德指出“人的内在情感、思想、意趣与外在事物之间

相互融通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意、象互通，不仅应当

作为通感的一种类型，而且是更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他将人的情感、思维活动、意志等主观精神与五官感觉间

的沟通视为最重要的一种通感类型，即意象互通。“意”

（即人的意志思维）与“象”（即外在事物）是有必然联

系的，并且强调“意”在这个联系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

说：“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

的思维活动。”

李清照中晚期的作品更能看出“意象互通”的特点，

这些作品大多表达的都是悲情。陈育德将意象互通分为两

种，李清照诗词中大多数属于“意通于象，以象表意，以

物类情，把主观情感物态化”。如《点绛唇·闺思》：“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一句将抽象的情感“愁”

被“缕”字具象化，以丝线喻愁情，情感化为视觉上的实

物，愁绪刻画得更为细致。又如《临江仙》：“谁怜憔

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中将人“憔悴”

的状态比喻成如同花草树木一样“凋零”的视觉物象。再

如《武陵春·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

愁。”中“愁”本无实体，谈不上“载”，而此时词人却

说害怕舟无法载动自己的愁思，沉重的情感就化为触觉上

的沉重之感，“愁”拥有了实体，使感觉更加直观。《蝶

恋花》：“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华弄。”《满庭

芳·残梅》：“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行香子·七

夕》：“正人间，天上愁浓。”等词句都将抽象的“愁”

转化为视觉上的“浓”，让人感受到愁之多。《孤雁儿》

：“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则将悲苦之情化

为具体可感的“水”，词人的情感如同水一样绵延不断，

抽象的情感转化成了视觉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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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互通的运用使得情与景、“意”与“象”融合的更

加完美，此时的景色是经过作者心境烘托后的，已经不完

全等同于其本来面目，例如“杨柳伤别”、“海棠微醉”

、“落日含悲”等都已经使物象带有了人的感情，不仅使

得物象更加灵动，也使得人的情感表达更加具象。

4　女性柔肠，意象对比

李清照作为一名女性，她的词作总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

女性特色，在通感意象的使用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李清

照的词作与同时期的男性词人的差异。

4.1环境意象的选择

纵观李清照的所有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花”这一意

象在其词作中随处可见。有“误入藕花深处”的荷花，

有“暗淡轻黄体性柔”的桂花，有“挼尽梅花无好意”

的梅花，有“绿肥红瘦”的海棠，还有“欲谢恐难禁”

的梨花。词人借花抒情，展现了女性特有的柔美。李清

照在运用通感手法时，也使用了不少花的意象。如《玉

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探着南枝开遍未？”用“

红酥”比喻梅花花瓣，从视觉、味觉两方面对梅花进行

了描写。《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

脂腻。”中“琼脂腻”三个字将梅枝着雪后的丰腴之态

描绘了出来，将视觉与味觉相沟通，传神地写出了腊梅

迎寒独开的高傲姿态。

而男性词人则更多使用山、江、酒、月等意象。“

月”之意象，如辛弃疾《喜迁莺》：“暑风凉月。”夏

夜月亮高挂天空，冷色调的月光给人们带来凉意，这

种视觉与触觉的转化，使得意境更美。又如姜夔《扬

州慢·淮左名都》：“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

声。”《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

管。”与辛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酒”之意象，姜夔《

角招》：“伤春似旧，荡一点、春心如酒”将抽象情感

化为具体事物。“山”之意象，如姜夔《踏莎行》：“

淮南皓月冷千山”洁白的月光令人感到清冷，仿佛重重

叠叠的山峰也变得清冷。

4.2情感意象的比较

李清照身为女子，她的诗词中所用意象也都是深闺女子

所能见到的事物。如《满庭芳·残梅》：“更谁家横笛，

吹动浓愁。”中的“笛”，寄托了词人的忧思。又如《武

陵春·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中

的“船”的意象。这些意象所传达出来的感情也给人一种

女性独有的细腻质感。

而身为男性的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所选意象则更加丰

富，有闺中女子所见之物，如姜夔《长亭怨慢》：“算

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而在李清照《点绛唇·闺

思》“柔肠一寸愁千缕”中，也将愁情比作丝线；又如姜

夔《浣溪沙》：“画船愁过石塘西。”李清照《武陵春·

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用“

船”载愁，将愁化作实体。也有与战争有关的意象，如姜

夔《扬州慢·淮左名都》“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

城。”中“角”的意象。又如姜夔《凄凉犯》：“情怀正

恶，更衰草寒烟单薄。”描写了边城战后秋日之景。辛弃

疾《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更草草离筵，

匆匆去路，愁满旌旗。”中的“旌旗”。这也体现了男女

词人的不同之处。

总之，通感作为一种将人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感知沟通

在一起的修辞手法，对表达情感有重要作用，也依靠情

感的铺垫，不论是两种生理感觉的简单转化还是情感与

实物的联想转化，都是艺术家们在其情感的驱动下完成

的，也使得艺术家们的情感有了外在可感知的意象。李

清照作品中的通感意象受到她身世、心境的影响而丰富

多样，也极具创新精神和发散思维。通感手法的使用对

其情感和审美价值的体现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她的诗

词更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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